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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叢散記 鄭政恆

英法速遊 袁兆昌簡介：愛閱讀愛寫作愛電影，創作包括新詩、散文、小說、文學評論、影

評、音樂及錄像短片等，著有跨媒體攝影詩集《記憶前書》。

龍
躍頭，如果你一字一頓地慢慢
讀，你會覺得這是一個頗氣派的
名字。它的位置大概是粉嶺的郊
區，和聯和墟保持一個曖昧的距

離，既不太遙遠，又不算是毗鄰。
當我們決定了要去龍躍頭一趟，進行本地建

築考察，我對龍躍頭確實是一無所知。我還抱
滿不在乎的心態，反正都是南方的民居與祠

堂，應該和元朗屏山沒有甚麼兩樣。當小巴飛
馳而過崇謙堂的時候，我還是這樣想。雖然，
我望 這座建於一九五一年的教堂，想法已開
始動搖，可是未及細看，車子早已絕塵而去，
甚至麻笏圍的門樓也給拋在後面的路上。

我們在松嶺的鄧公祠下車，當導遊的陳先生
已經站在門前的空地等 。我們三人立刻跑上
去跟他握手。

我們遲了五分鐘，陳先生看見我們窘急的樣
子，就指向空地的左面，原來廚子
和女人正在弄盆菜。他說，今天是
祭祖的日子，大清早已在張羅，今
天晚上有一個宴會，熱熱鬧鬧。

我望 鍋裡的瓜菜和肉，已經感
到很膩。胖胖的廚子正起勁翻弄食
物，女人在調醬料，他們都被一股
白色的煙圍攏 ，香味溢滿於四
周，狗一邊擺尾轉圈一邊流口水。

跨過門檻，就是鄧公祠的門廳。門上照例貼
上門神，前面是庭院，那裡擠滿了圓桌。陳先
生立刻解釋說，祭祖後，鄉紳們都會再聚，在
這裡吃盆菜。

因為圓桌很多，庭院顯得份外迫窄了，不過
天井本來就很
開闊，才不
致於產生很
大 的 誤

會。我們沒有逗留太久，就從庭院走上中廳，
其中有數級樓梯，總共約兩呎。中廳有六條柱
子，柱子都貼上了對聯，都是對美好事情的一
些期望。

我停留在中廳裡，望 柱樑和斗拱，仔細端
詳。斗拱的裝飾手工仔細。即使是一個不懂建
築的人用心一點看一看橫樑，都會被它的雕飾
吸引的。到底不難想像當時的建築師在實用性
的構想以外，也尋求一點自由發揮的空間。

回首就望見匾額，用金漆寫上的三個字：
「萃雲堂」，旁邊有年份：「民國十年」。

根據資料，鄧公祠建於一五二五年，一九二
一年進行修葺，九○年起重修，九二年竣工，
而由於白蟻侵蝕，目前還需不斷維修。每一個
建築物也有它的歷史，畢竟它見證了歷代人民
的生活，也展現出某個時代某個區域的風俗和
思想。想到這裡，忽然讓我感到個人的生命很

有限。
我們拍了許多照片，在中廳與正廳之間有一

面擋中，是為了阻隔強風，也是為了保存一點
私隱。繞過擋中，就是小庭院了，果然是三進
兩院式建築，後進就是正廳，有三個祭壇。

陳先生指向中間的神位，然後告訴我們那是
鄧惟汲和皇姑的神位。

「時維南宋，由於外族入侵，皇姬逃難

到南方，後來更嫁給錦田人鄧惟汲。到了元
代，鄧惟汲的長子遷到龍躍頭，就定居於此
了。」想不到小小的神位見證了一代人的遷徙
流離與安居立業。

陳先生帶我們到供奉鄉賢的右殿，又指向正
中的神位。

「那是鄧師孟的神位。他本來不是姓鄧的，
他只是僕人，不幸他和主人被賊匪所擄。他便
冒認自己是主人的兒子，願意留在賊船上作人
質，賊匪便讓主人回去拿贖金，鄧師孟知道主
人逃脫了，就投海自盡。因為他忠心護主，鄉
人便稱他為忠僕，神位就放在這裡了。」

一個活生生的民間傳奇，總是令人感到似曾
相識。

回望小庭院，下午的陽光正和煦，灑滿了石
階。就在這裡，僕人和主人的兒子玩捉迷藏。
或許，僕人正在收拾行裝，準備跟主人走過賊

匪橫行的地方。對於過去，除了想像我們的確
無能為力了，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更加愛惜現
存的一切。

活在這條鄉村的人，曾經在這個小庭院玩
耍，長大了就下田，老了就歸去，成為神主牌
上的名字。唯一不變的只有屋頂上的獅子，永

遠蹲坐在那裡，日夜瞪看幻變無常
的天空。

簡介：編輯男，近作有《jumper籃球王》，正籌備多項出版計劃，包括單身

速遊系列、少年傳記小說等。

「速遊」以「貪」為
核心精神──貪快、圖方
便 。 在 我 僅 有 的 假 期
中，遊一座城，精研地
圖，熟悉的折痕如地殼
般脆弱；裂痕愈深，熟
悉感愈強烈，滿足感油
然而生。不敢說那非走
馬看花，只敢自詡貪得
其所：花在交通和住宿
方面的費用真不算多，
掌握行程與管理時間也可說大膽嘗試。把這些想法確立得更穩當的當下，
身處Charles de Gaulle停機坪shullebus車廂裡，舉起「孤獨星球」（此譯名出
自劉美兒）出版的PARIS，巧遇手抱的印度小女孩，她盯緊我書頁裡的四
色告示貼，和她的大眼睛眼神交流後，便在她的小手臂上貼一張，逗得她
嗦嚓仰笑。

我常問自己：怎樣遊城才最合意？印度小女孩的片段，告訴我──碰巧
遇上的人貌與風景，就是無可抗拒的合意。見識了CDG機場的落伍設施，
沒生半個意外，走到旅客詢問處排隊買車票和博物館通行證，嘴角不禁掛
上笑容的心滿意足，初次體會「行程盡在掌握」的愜意。我毫不猶豫，把
倫敦的地圖、怨恨和寬恕，一一塞進衣物行李箱裡，隨身的袋子則有保證
不會出現交通問題的車票。

街頭藝術家沒讓旅客（如我）失望，就在兩節火車車廂之間，張開雙
臂，曲起手掌，高唱那首耳熟能詳、卻偏只掛唇邊而隻字不漏的曲子。辨
明車廂內有多少個當地人，只需看看反應便知──呆滯、遲緩與漠不關心，
許多與「孤獨星球」書中不符的形容（熱情、浪漫與充滿情趣），都在這車
廂內反證；他們的行為，徹底顛覆典型描述，真夠痛快！我掏了歐羅五十
仙，交到她手上：一是讚賞她歌藝了得，二是讚賞她揭開當地人的真貌，

讓我好實地見識。遇上第二個歌
者，則在地鐵車廂。他在車門關
上後，倚在門前，拿起咪高峰，
亮了揚聲器，唱了一段，便去索
錢──這回我沒付錢，一是他唱得
不好，二是METRO站與站距離
短，歌也短，簡直欺場。

真正的音樂家，要到巴黎左岸
新橋才發現：他們坐在橋上長
椅，背後長椅坐了幾個路人。男
的拉四角手風琴bandoneon，女的
拉小提琴。我付了兩歐羅，只辨
出一兩首TANGO。我盤腿而
坐，視線跟他們的膝蓋成了水平
線，見路人的手，看似不斷刮他
們耳光，或說，旅遊書作者、旅
客和當地人，也在橋上模糊了巴
黎人面與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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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叢散記 銘予

簡介：樹仁大學中文系，文學雜誌《尋》編輯。

簡介：學生，讀美術。

迷戀文字，特別喜歡寫

新詩。個人網誌：

http://hk.myblog.yahoo.co

m/defectively-blue/

K書

試筆 林建欣（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3A）

視藝空間 麥子（Black Rainbow）

詩意偶拾 鄭怡泠

志軒躺在草地上，仰望 寧謐的天
空。天空萬里無雲，一片晴朗。樹上
傳來小鳥清脆的鳴叫，十分動聽。他
閉上眼，雙手放在腦後，享受這繁華

城市的淨土。青草氣味為空氣添上新鮮感，跟花兒的
芳香混在一起，把志軒迷倒了，他沉醉於這裡，樂而
忘返。

忽然，一隻蝴蝶靜默地停在他鼻上，他睜開雙眼，
身體一顫動，蝴蝶就徐徐飛走了，牠朝花叢前進，翅
膀規律地拍 ，輕輕的。志軒站起來，拍拍褲子，凝
望 逐漸遠離的蝴蝶。蝴蝶消失了，他撥弄頭髮，便
朝廁所走去。

他在洗手盆前彎腰，任由涼水在他臉上流過。閉上
眼的他，腦裡只有那蝴蝶，光暈在眼皮裡亂竄，紫色
的蝴蝶優雅地浮現起來。他發覺自己跟蝴蝶很相似。
他望向頭上故障的一閃一閃的光管，竟發現另一隻蝴
蝶──不，那是飛蛾。棕色的，在光管上徘徊。

他從小就喜歡蝴蝶。高貴的蝴蝶會跟花朵同在，而
飛蛾卻是那種盲目追隨光火的生物，儘管兩者外觀有

多相似，內裡是截然不同的。

彌敦道上，少年跟朋友一起，邊看潮流服飾邊大聲
對話。

「志偉，一陣食咩？」
「是但啦。」少年一邊發短訊，一邊回應道。
忽然，一隻飛蛾無聲地飛到少年肩上──這不是蝴

蝶，是飛蛾。
小時候，少年總被誤認為孿生哥哥。儘管樣貌多相

似，他們的性格特質是截然不同的。
那對孿生兄弟在家門前相遇，大家面面相覷，彷彿

都到鏡子裡的自己。志軒穿 校服，志偉穿 黑色皮
褸及牛仔褲襯長靴。

志軒先打開門，志偉隨後進入屋內。志軒輕力關上
門，在這幽暗的房子裡，只有樣貌相似的一隻蝴蝶及
飛蛾。然而志偉是那種追隨潮流的飛蛾，志軒則是那
脫俗的蝴蝶，兩者在屋內像標本似的站 。黃昏的暗
淡光線透進標本箱內，他倆的影子上多了對翅膀。

似
我甚麼也不懂得
只懂得把心　竭力
投予遠方的欄柵
投予虔誠的親吻
從靈魂深淵裡
不斷吶喊
我那小小的盼望
驅使雙手
飛揚於無盡的字海

可欄柵是你
那美麗的彩虹
而我
甚麼也不懂得

一、

中文系的學生是不讀書的，藝術系的就更加不讀書。尤其是古書的話，
中文系的她們終於發現自己一天成了一名古人，與世界隔絕，朋友是李清
照，「隔與不隔」的詩學批評適用於她們的世界觀，向圖書館大呼「唔
想！」當她身邊的才子同學正賣弄他研究史記中的一個字時，她表面上細
心聆聽，內裡則大呼救命，賤妾真係命薄，與君相會，你又不是志摩，最
多便與榕樹頭下講古佬無異。我們看 這個現象，可否思想現在的人為甚
麼不讀書，不識幾個字，要依賴潮語卡？我們沒有讀書，只有K書。

二、

K書。【一】 啃書本；為了考試而拚命讀書（即咪書、刨書）
──蘇真真《香港潮語學習字卡》

這題目只符合於教科書以內的範圍。聽說作者是80後出生的小學中文教
師，不禁由衷佩服他對於中文的識見，為潮字潮語作出系統化的疏理，創
新和擴充我們的中文教學。因現在的中文教學只應用於五四的白話文，行
街要寫成北方老鬆的「逛街」，殊不知古詩十九首已有「行行重行行，與君
相別離」的例子。隔籬要寫成隔壁，更加離譜，陶淵明早有「隔籬呼取盡
餘杯」之句，所以我是強烈反對普教中的這一項純政治思想。

「今天我不吃飯，為去與Lily K書也」，我這句更是新穎的三及第。

三、

張容念了一年小學，終於能給考試下一個定義了。他說：「考試就是把
所有的功課在一張紙上做完，而且不能看書、也不要看別人。」

我平均一年要作十次以上有關考試的惡夢。有的時候是記錯考試日期，
有的時候是走錯考場，有的時候是背錯考題，有的時候是作弊被抓。

──張大春《認得幾個字》 考

考字是可怕的字，是由本義的老人去考年輕人。他們很多是老而不朽，
尤其是高考中史科，將記憶區發揮得淋漓盡致。一個個西域奇幻、龜茲、
大月氏、烏孫、焉耆，要去「鑿空」，在流沙中K書瀕死。背萬卷書不如行
萬里路的想法，就此萌芽了。「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 這句清代文
字獄的句子引起我的文字欲，現在有幾人可以去到亂翻書的境界？考試與
K書的關係，使我們混淆K書就是讀書，其他書就可以不讀，不如唱K還
好。張大春不同之處就在於，他分得清楚，於是成為真正的讀書人，以致
成為真正的小說家。

4.但我們最能又最
不能的，恰是遺忘。

能 / 不能

鄧公祠的庭院

本欄接受學生來稿，歡迎學校集體投稿。

（八之四）

偽賞街頭

簡介：麥子，香港人，土生土長，有點呆，像木頭一樣。

1.我們能看。

2.
我們能聽。

3.我們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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